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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你
問
我
愛
你
有
多
深
﹂
這
個
問
題
，
咱
們
華
人
有
一
個
普
遍
認
同

的
回
答
—
—
﹁月
亮
代
表
我
的
心
﹂
。
為
什
麼
請
月
亮
來
代
表
，
而
不
是
熾

烈
的
太
陽
？
要
回
答
這
個
問
題
，
就
說
來
話
長
了
。
不
扯
遠
了
，
只
從
一
千

三
百
年
前
說
起
吧
。

那
時
節
，
﹁詩
仙
﹂
李
白
走
上
舞
台
，
他
是
個
一
生
與
月
結
緣
的
人
。

﹁小
時
不
識
月
，
呼
作
白
玉
盤
﹂
（
《
古
朗
月
行
》
）
；
長
大
吟
詩
，
以
月

亮
作
為
素
材
，
這
類
作
品
在
他
的
詩
集
中
俯
拾
即
是
；
終
老
還
留
下
醉
酒
投

江
捉
月
的
傳
說
：
﹁捉
得
江
心
波
底
月
，
卻
歸
天
上
玉
京
仙
。
﹂
（
周
紫
芝

《
李
太
白
畫
像
》
）
﹁不
因
採
石
江
頭
月
，
哪
得
騎
鯨
去
上
天
！
﹂
（
李
俊

民
《
李
太
白
圖
》
）
。
李
白
對
於
﹁明
月
﹂
的
感
情
猶
深
。
開
元
十
六
年
（

公
元
七
百
二
十
八
年
）
，
長
女
平
陽
降
生
，
李
白
給
他
的
寶
貝
女
兒
所
起
的

小
名
就
是
﹁明
月
奴
﹂
。
心
甘
情
願
讓
自
己
的
愛
女
去
伺
候
﹁明
月
﹂
，
足

見
李
白
對
﹁明
月
﹂
的
痴
情
。
﹁明
月
﹂
在
李
白
的
詩
歌
中
屢
見
不
鮮
，
如

《
對
酒
》
：
﹁流
鶯
啼
碧
樹
，
明
月
窺
金
罍
。
﹂
；
《
春
日
醉
起
言
志
》
：

﹁浩
歌
待
明
月
，
曲
盡
已
忘
情
。
﹂
；
《
把
酒
問
月
》
：
﹁

人
攀
明
月
不
可
得
，
月
行
卻
與
人
相
隨
。
﹂
；
《
月
下
獨
酌

》
：
﹁舉
杯
邀
明
月
，
對
影
成
三
人
。
﹂
；
《
關
山
月
》
：

﹁明
月
出
天
山
，
蒼
茫
雲
海
間
。
﹂
；
《
聞
王
昌
齡
左
遷
龍

標
遙
有
此
寄
》
：
﹁我
寄
愁
心
與
明
月
，
隨
風
直
到
夜
郎
西

。
﹂
；
《
從
軍
行
》
：
﹁笛
奏
梅
花
曲
，
刀
開
明
月
環
。
﹂

等
等
。
當
然
最
為
感
人
的
明
月
在
《
靜
夜
思
》
裡
：
﹁床
前

明
月
光
，
疑
是
地
上
霜
。
舉
頭
望
明
月
，
低
頭
思
故
鄉
。
﹂

這
首
膾
炙
人
口
的
詩
，
如
今
小
學
生
也
會
吟
唱
，
也
令
多
少

浪
跡
天
涯
的
游
子
輾
轉
反
側
。

到
了
宋
朝
，
意
氣
風
發
的
詞
人
通

常
愛
邀
明
月
一
起
來
表
達
。
蘇
軾
的
《

水
調
歌
頭
》
開
首
便
是
﹁明
月
幾
時
有

？
把
酒
問
青
天
。
﹂
你
看
，
這
像
不
像

毛
阿
敏
唱
的
流
行
歌
曲
的
開
頭
：
﹁你

從
哪
裡
來
？
我
的
朋
友
。
﹂
這
闕
詞
的

結
尾
是
：
﹁人
有
悲
歡
離
合
，
月
有
陰

晴
圓
缺
。
此
事
古
難
全
，
但
願
人
長
久

，
千
里
共
嬋
娟
。
﹂

—
月
亮
真
是
萬
里
之
外
一
位
無
言
的

知
音
，
只
要
面
對
這
位
朋
友
，
詞
人
就
能
很
自
然
地
完
成
內

心
的
超
越
，
歸
於
平
靜
。
張
孝
祥
的
《
念
奴
嬌
》
裡
是
另
外

一
幅
圖
畫
：
﹁洞
庭
青
草
，
近
中
秋
，
更
無
一
點
風
色
。
玉

界
瓊
田
三
萬
頃
，
著
我
扁
舟
一
葉
。
素
月
分
輝
，
明
河
共
影

，
表
裡
俱
澄
澈
。
怡
然
心
會
，
妙
處
難
與
君
說
。
﹂
試
想
，

這
番
表
裡
澄
澈
的
通
透
境
界
，
如
果
缺
少
了
素
月
這
個
主
角

，
如
何
能
達
致
？
火
辣
辣
的
太
陽
做
得
到
麼
？

不
僅
詩
人
鍾
情
於
月
亮
，
千
百
年
來
，
中
國
百
姓
都
會

把
夜
空
中
的
那
張
臉
龐
看
作
生
活
裡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員
。
咱

們
華
人
如
今
仍
通
用
的
農
曆
，
就
是
一
種
陰
陽
曆
，
它
既
與

太
陽
運
行
的
周
期
回
歸
年
有
關
，
又
與
月
球
運
行
的
周
期
溯
望
月
有
關
，
早

已
是
一
種
既
和
國
際
接
軌
，
又
具
中
國
特
色
的
曆
法
。
萬
千
華
人
團
圓
的
日

子

—
春
節
與
中
秋

│
人
們
會
不
約
而
同
地
要
先
看
看
月
亮
的
表
情
。
順

便
說
及
，
近
代
曾
有
兩
次
政
府
倒
行
逆
施
：
一
次
是
在
一
九
二
八
年
，
民
國

政
府
要
求
將
一
切
原
在
春
節
進
行
的
娛
樂
活
動
移
至
公
曆
新
年
元
月
內
進
行

；
另
一
次
發
生
在
一
九
六
七
年
，
國
務
院
發
出
通
知
，
說
是
為
適
應
（
文
化

）
革
命
形
勢
需
要
，
根
據
群
眾
要
求
，
春
節
不
再
放
假
。
兩
次
逆
民
意
而
動

，
其
結
果
盡
人
皆
知
。
每
個
民
族
，
都
有
自
己
喜
歡
的
東
西
，
世
界
才
多
姿

多
彩
。
記
得
有
美
國
學
者
在
系
統
研
究
日
本
之
後
，
寫
了
本
《
菊
與
刀
》
來

概
括
日
本
的
國
民
性
。
竊
以
為
，
如
果
有
外
國
學
者
來
研
究
中
國
，
而
後
也

寫
一
本
概
括
中
國
國
民
性
的
著
作
，
大
概
不
會
迴
避
那
一
輪
明
月
。
中
國
人

認
同
陰
陽
平
衡
、
天
人
合
一
、
欣
賞
柔
美
、
注
重
團
圓
，
如
同
有
一
種
生
就

的
月
亮
基
因
。
顏
色
不
同
的
眼
睛
，
抬
望
皎
潔
的
明
月
，
產
生
的
聯
想
可
能

不
同
，
但
不
管
怎
麼
想
，
心
境
一
定
是
平
和
的
，
不
會
和
侵
略
性
有
關
吧
。

「小毓姐姐，
你什麼時候住到我
們鄉下的別墅來呀
？」筱筱從住到別
墅的第一天起就興
奮地抓起電話邀請

小毓姐姐， 「你能不能明天就來呀，明天
就要雙休日了呀！」

「不行呀，我媽媽說雙休日我要學跳
舞，學寫作文，上吉的堡外語，兩天排得
滿滿的，只有等放暑假了才能住到你們別
墅來。」小毓遺憾地回答。

「那好吧！」筱筱有點失望，於是她
天天盼望暑假快點來到，這樣和姐姐一起
的日子就比較熱鬧了呀。 「暑假怎麼還不
到呀？媽媽你看看哪天是放假的日子？」
筱筱急切地問媽媽，因為媽媽是幼兒園的
老師，她肯定知道放假的具體時間。被問
煩了，媽媽批評她是不是想逃學，不想上
課。 「不是不是，因為波波媽媽答應小毓
姐姐暑假住到我們家裡來。」這話不小心
被新新奶奶聽到了，她有點嘲諷地說： 「
這會兒小毓姐姐長，小毓姐姐短，等真的
兩個人住在一起了，不出十分鐘又要吵了
。」筱筱瞪大眼睛： 「肯定不吵！」

暑假在兩個小姑娘的望眼欲穿中終於姍姍來到了。
放假第二天，小毓就到了鄉下別墅。小毓一摁門鈴，小
狗丟丟就第一個衝出來，歡快地搖着尾巴轉圈。兩個小
姑娘緊緊地摟在一起。

「走，我帶你去參觀我們的別墅！」筱筱自豪地在
前面開路。別墅可真大，有三百多平方米，共分三層，
坐落在嘉松公路旁，後面是一望無際的長長的公路，前
面是一個清澈的雞鳴塘，小河並不寬，但水流清澈，小
魚自由自在地在游動，小河旁是茂盛的大樹，小鳥在繁
枝茂葉中安家落戶，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總是在小鳥熱情
的啼叫中迎來。三伏天總有成群結隊的知了演奏世界名
曲《熱死了》。河對岸也是成片的別墅群，那裡主要是
聯體的別墅，是當地農民拆遷後的新住宅，家家戶戶屋
前屋後栽種了各色果樹，桃，李、杏、桑樹，還有各色
花叢，似一片繽紛的海洋，惹人喜愛。整個小區有個動
聽的名字 「六里新家園」。

筱筱家的別墅屋頂是綠玉般一層層波浪似的壘起來
，遠看像雯雯舅媽的鬈髮。牆壁是粉白色的，又分為兩
層，沿牆底的是紅色的牆磚。外面是高高的圍牆，氣派
挺拔，兩扇大鐵門威武雄壯，穿過鐵門，才是別墅的大
正門，是金燦燦的銅質大門，有兩個大獅子的頭像矗立
在銅門上，嘴巴裡各有一個拉手環。小毓興奮地拉起銅
環把門摁的嘭嘭響，筱筱趕緊止住： 「輕點，小心碰壞
了！」

「妹妹，你看這兩個獅子頭是在笑呢還是在發火呀
？」小毓問。

「肯定是在笑啦！你看笑得牙齒都露出來了呀！」
筱筱邊做着露牙的動作邊說。

「不對，我覺得是在發火，而且是齜牙咧嘴地發火
！」

「為什麼發火呀？難道它們不高興住到我們這麼漂
亮的別墅裡來！」筱筱很不理解。

「當然不是，它們當然喜歡住到這麼美麗的地方，
它們是在站崗看門，當心小偷進來，所以它們不能笑，
要兇一點，讓小偷害怕不敢來！」

筱筱聽了佩服極了，又仔細端詳了一會兒： 「嘿！
姐姐，我看見獅子真的在兇狠地發火呢，兩隻眼睛還有
火光！」

「我們家的獅子真兇！」兩個小姑娘為這個發現開
心得互相擊掌歡呼。

走進別墅的底層，一個大客廳，可以看見紅木的沙
發端莊佇立，一架鋼琴精神抖擻地站立着，後面連着寬
大的廚房，還有洗衣房，大餐廳，小客廳。沿着扶手樓
梯，轉彎來到二樓，分別是黑梅園太太的房間，新新奶
奶和根根爺爺的卧室，還分別有爺爺的書房，筱筱的書
房，兒童房間。整個三樓都是佳佳媽媽和康康爸爸的房
間，有衣帽間，儲藏室，健身房。那個卧室簡直像總統
套間，三、四十個平方呢。

雖然是夏天，但別墅裡好涼快。兩個小姑娘來到筱
筱的書房，翻閱她的藏書與玩具。

「筱筱，你們家有沒有名字呀？」
「什麼名字？」
「就像電視裡的什麼豪宅！你們姓傅，應該叫傅記

豪宅！」小毓肯定地說， 「走，我們去門外看看有沒有
這幾個字！」

於是兩個小姑娘手拉手到大鐵門外，抬頭在牆壁上
尋找，這是個艷陽天，陽光下的別墅金碧輝煌，可是她
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就是找不到 「傅記豪宅」這幾
個字，很失望地回到屋子裡。 「為什麼不寫傅記豪宅呢
？這樣多麼有氣派呀！」兩個小姑娘決定等根根爺爺回
來時對他講，而且這幾個字要和大門一樣用銅鑄，而且
字要特別特別的大，要遠遠一眼就能望見。兩人為自己
的想法足足自豪了好一會兒。

一位戀愛中的男孩，作
出一個決定，說要帶女孩到
古都西安作一次遠足。

男孩極力主張乘火車，
而且是慢車。他說乘坐這樣
的火車，可以更多領略沿途

的風景。其實，只要是男人，就會明白他心裡打的
「小九九」，路上時間越長，也更有機會和女孩耳

鬢廝磨。
男孩如願以償地上路了。到了夜幕降臨，正如

男孩想像的那樣，女孩不由自主把身子靠在了他的
身上。男孩就在女孩的體香中心旌搖盪，整夜未眠
。第二天清晨，女孩醒來了，而男孩再也沒有精力

和女孩談笑了，兩眼皮不斷地打架，睡去了。
於是，女孩就看到了男孩的睡臉，有些變形，

太難看了。這模樣女孩從來沒有看到過。男孩的涎
水流到了桌上，然後又淋到地上，女孩終於忍無可
忍了，推醒了他。

車廂裡太擠，上個衛生間需要排很長的隊伍。
男孩也許憋急了，想插隊，結果與一中年男吵起架
來。男孩不肯服輸，越吵越兇，差點動起手來，直
到乘警趕來才消停。

這也是女孩沒有看到過的。
這注定了西安之行的不愉快。從西安回杭州，

女孩堅決不乘坐火車，而是買了機票。回到杭州後
，對那個男孩冷淡起來。

男孩不知，長途旅行在戀愛時期，是絕對不適
宜的。因為發生的變故太多，你的吃、喝、拉、撒
和喜、怒、哀、樂都會顯現，你平時可以掩藏的壞
毛病經不起長途旅行的考驗。

戀人之間最適宜的活動是短途旅行，一天時間
最妙，晨發暮回，點到為止，才能餘音裊裊。長途
旅行最適宜的人群是夫妻，出門在外，就像居家過
日子，夫妻一起外出的，反而會恩恩愛愛。

所以，聰明的男士不應該把心愛的女孩拋到火
車這樣的人肉容器裡，讓她過早地看到戀人或者自
己醜陋的一面。而應意味深長地說： 「那個地方太
遠了，以後等我們有了錢，我買輛 『大奔』載你去
吧。」

近日一宗新聞看得人啞
然失笑。北京地鐵外，一個
女孩力大無窮將男朋友拖倒
在地上，直拉扯進地鐵車廂
，據說原因是男朋友顧着玩
手機不肯上班。估計這場鬧
劇表演的性質居多，但也讓

人驚覺：原來一個人迷戀手機可以到這種程度！
手機幾乎已經成了人的另一個器官，它就像是腦

袋和手在空間的延伸，替代了腦袋和手的部分功能，
增加了另一些功能，現在大部分人已經沒有辦法離開
手機而生活，丟了手機失魂落魄，即使睡覺時，手機
也要放在伸手可以摸到的地方。

一個智能的時代，機器的智能迅速提高，日益接
近人的智能，人對機器依賴的程度越來越高，人的智
能部分讓機器代勞，人因此空出更多時間來，這些時
間用什麼來填補？就用娛樂。

因此各種各樣的娛樂形式被設計出來，電腦遊戲
被手機遊戲取代，手機上不同的應用程式也充滿娛樂
性質，即使看新聞，現在也用娛樂的心態來看。人不
能有片刻功夫讓自己靜下來，讓自己處在沒有娛樂的
狀態。因為智能的關係，娛樂方式也突飛猛進，更加
貼身，更加個人化，更加刺激，更加無處不在，人以
一種娛樂接替另一種娛樂，把自己交給娛樂主宰，變
換方式取悅自己，最後人只記得娛樂，而忘記了自己。

從前一家人去飲茶，一人一本八卦周刊，家人之
間沒有交集，現在一家人去飲茶，一人一部手機，家
人之間還是沒有交集。八卦周刊內容有限，翻完了至
少還得面對親人，手機娛樂沒有邊界，可以永遠玩下
去，於是親人即使在身邊，還是像隔了萬水千山。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娛樂要求，也就有不同的娛樂
方式去滿足他們，舊的方式用膩了，又有新的方式來
引誘，這是沒有止境的供求關係。因為有商業誘因，

就有越來越高級的人工智能被開發出來，人性被機器
智能高度模仿，以致人覺得機器越來越像人。每個人
有自己的性格、愛好、心理、感情，機器可以設計成
你喜歡的類型，如此人與機器打交道，比人與人打交
道更省力、更少麻煩、更多樂趣，也更便利。機器召
之即來，充當你的伴侶，沒有怨言，沒有額外要求（
除了一點電力），無須小心呵護，也不怕它給你臉色
，如此順從乖巧、無怨無悔、低耗高能、無微不至的
伴侶，人世間去哪裡找？

不久前一套荷里活影片叫《雲端情人》，拍一個
男人與虛擬的女子談戀愛，女子在 「雲端」，天生體
貼溫柔，知疼着熱，聲調迷人，感情細膩。男人在愛
情空窗期，很快迷上那個不存在的女友，與她日夜廝
磨，接受她的噓寒問暖，孤寂時有人分擔他的苦悶，
快樂時有人分享他的喜悅，甚至與她進行虛擬的性
愛。

只因虛擬的女伴泄漏自己同時關懷着一千多個男
人，又與幾百個男人保持親密關係，以致現實中的男
人那種獨佔一個異性的慾望受傷，最後這男人終於拋
棄雲端情人，與一個現實中的女子走在一起。

影片似乎想借這個故事來強調雲端情人的不可能
，她要 「分心」關懷眾多男人，這一點是非人性的，
與現實中的男人身上幾萬年遺傳下來的人性中的自私
無法協調，因此所謂 「雲端情人」是不現實的。

其實這一點恰恰就是影片最犯駁的地方。雲端上
的女子是虛擬的，都是電腦的運作，無非是設定一個
人名給她就是，既然可以設定一個女人，也就可以設
定無數的女人，包括她的聲線、口脗，包括從聲線口
脗中流露出來的個性、心態、趣味、性情等等，都可
以因應不同的需要而賦予不同的內涵，安放在不同的
身份之上，然後給每一個身份一個名字，如此設計出
無數虛擬的女子出來，根本是輕而易舉的事。

對付一千多男人，就可以有一千多虛擬的女子去

充當迷幻角色，以一個虛擬女子去單獨專一地迷惑一
個男人，這樣便可以滿足男人們千古不易的自私，這
根本是電腦雲端很容易做到的事，何必那麼 「痛苦」
地以一人身份去應付一千多男人，最後導致現實中的
男人受傷，搞到分手收場？

因此雲端情人是絕對可以存在的，只要電腦程式
進步到可以模擬個性化的人，通過與你的交談，了解
你的個性、愛好、習慣、感情，就像一個女人與你長
期接觸下來，可以摸透你、遷就你、體貼你、愛上你
一樣，那個雲端的女子也能如真實的人一樣，讓你如
浴春風，愛得要生要死。

問題遠遠不止於此。
現代生活的娛樂化，使人失去從前那些好奇、求

知、征服的激情，人慢慢變得更懶惰、更因循、更僵
化。幾千年前，中國的孔子、莊子，西方的阿里士多
德、柏拉圖等智者，就在探索自然的奧秘、人的本性
、社會的倫理、心智的來源、道德的本質，他們以人
的智能解決人的困擾，指引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千
古以下，人類從不間斷地追尋本質性的、開拓性的永
恆課題，普通人在解決溫飽的條件下，也不斷在思考
自然的奧秘、生命的價值、人間的正義和社會的機理
，但這種人類智能成長的過程，即將被高科技的生活
娛樂化打斷，娛樂使人平庸化、淺薄化，使人迷惑於
當下而忘記遠景，追求感官滿足而放棄思想追求。人
工智能以娛樂來填滿人的時間，人對關係到自己安身
立命的終極課題不再感興趣，對需要用腦思索的事感
到厭倦和生畏，因此人不再讀書求知，只以遊戲度日
，不再討論問題，只沉溺消遣娛樂，長此以往，人的
普遍智能下降而機器的普遍智能上升，人與人之間更
疏離，人與機器之間更密切，可以預見，將來的人將
分成兩種：一種是高智能的，能開發新的智能機器，
一種是低智能的，只能使用高智能的機器，而我們平
均的思想水平將大大降低。

有調查說，英國、澳洲和丹麥三國民眾的IQ在
近十餘年來均呈下降趨勢，到二○五○年人類平均
IQ將下降一點三分，這完全是可以預測的結果。

以高智能開發智能機器，再讓智能機器消解人的
智能，人被自己生產的機器異化了，這是我們這個時
代最大的弔詭，但娛樂使人迷醉，使人沉溺，這已經
成為一種趨勢，世界在螺旋式下降中，狂瀾既倒，誰
也沒有能力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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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蟹 曹乾石

「八月十五月兒
圓，中秋月餅香又甜
。」又到中秋美啖月
餅時節。此時，若了
解一些月餅文化，則
更添韻味。

月餅傳說 關於中秋月餅的傳說，流
派紛呈。其中一說，元朝統治者橫徵暴斂
，民不聊生。有一年中秋節，朱元璋的軍
師劉伯溫，為把反元日期串通起來，便利
用中秋節互贈大餅之機，把起義日期寫在
紙條上暗藏於大餅裡，約定八月十五舉行
起義。後人為了紀念這一壯舉，便形成了
中秋節互贈月餅和吃月餅的風俗。

月餅謎 是謎苑中的一朵奇葩。如謎
面： 「圓圓墩墩一塊餅，紙盒包裝喜盈盈
，只因和月心相印，吃餅需看月兒明」，
打一食品名，其謎底為：月餅。又如謎面
： 「瓊樓玉宇一輪月」，打一食品，其謎
底為：月餅。也有以 「月餅」為謎面的，
如謎面： 「中秋月餅」，打一電腦名詞（
謎底：軟盤）。中秋時節，合家團聚，賞
月色，品月餅，猜猜月餅謎，可謂其樂融
融。

月餅聯 「月餅」入聯很少見。相傳
，一年臨近中秋節時，一食品店為招徠顧
客，請人撰了一副對聯貼在店門口，對聯

內容是： 「月在當頭真個亮；餅還可口這兒來。」這副
對聯將 「月餅」兩字分嵌於上、下聯之中，別具新意，
不禁引來顧客駐足吟哦，高興之餘便到店中買盒月餅，
於是月餅生意也隨之紅火。

月餅詩 是詩海中一束浪花。一些文人中秋品月餅
時，有感而發，寫下了許多吟詠月餅的詩句。如蘇東坡
的 「小餅如嚼月，中有酥與飴。」據說是最早的月餅詩
。清代祁啟萼的《月餅》詩： 「中秋節物未為低，火燒
羅羅出斧齊。一樣餅師新製得，佳名先向月中題。」點
出了月餅命名的取義。清代李靜山的《月餅》詩： 「紅
白翻毛製造精，中秋送禮遍都城。」道出了當時中秋送
月餅的普遍。清代詩人袁景瀾《詠月餅》云： 「形殊寒
具制，名從食單核。巧出餅師心，貌得嬋娟月。入廚光
奪霜，蒸釜氣流液。揉搓細面塵，點綴胭脂痕。戚里相
饋遺，節物無容忽。」詩人不僅描畫了月餅的狀貌，也
細緻地介紹了月餅的製作過程，還道出了 「戚里相饋遺
」的風尚。近代詩人陳景梅《中秋餅》寫道： 「正當三
五夜清寒，買餅分甘向市圜。饞口兒童開口笑，為何皓
魄落筵間？」明白如話的詩句，把吃月餅的喜悅描繪得
活靈活現，栩栩如生。民國詩人施景琛則從另外的角度
寫吃月餅： 「餅兒圓與月兒如，更兆嘉祥食有餘。多感
外家愛護意，年年例又貺雙魚。」（《中秋詞》）詩人
從渾圓如月的月餅想到了吉慶有餘富裕生活，也感謝親
戚鄰里的饋贈之情。

月餅畫 二○○四年九月，著名漫畫家華君武創作
了一幅漫畫《月餅訴苦》，畫面上一個月餅在訴說：裡
三層、外三層，我爬了三天，摔斷了腿，才跳出包裝。
這幅漫畫幽默風趣，抨擊了月餅包裝越來越豪華，價格
越來越昂貴的弊端，可謂入骨見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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